
编者的话

黑夜不仅是神秘的象征，也能温柔地包裹诗意的想象、离别的愁绪。月光如水，星辰闪烁，夜色
下，白日隐藏的情感与心绪被无限放大，文学灵感也随之涌现。长夜漫漫，不妨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这
些来自夜晚的故事。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湛博添（21岁）

“老杨，来盒饺子！芳华刚蒸好的，热乎着

哩！”常河从背包里拿出饭盒递给老杨。

“哎！得嘞，替我谢谢嫂子。”老杨往铁塔

外瞅了眼，嘟囔着，“今儿夜色可真怪。”

“可不嘛。”常河也往塔外瞅了眼，轻薄

的雾，早已将夜幕的星色擦得模糊。

“那我先走了，孩子们还盼着她们的新

年礼物哩！你自个儿小心点啊。”老杨嘱咐道。

“得嘞！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吧。”常河

开始准备今晚的工作。

瞭望员这份工作并不简单，常河仿佛

是这片林子的哨兵，需要时刻记录风向，湿

度等，只要一发现火情，便需要立刻汇报。

工作的环境更是暗藏危机，他已经好几次

巡逻时碰见几头黑熊跟着他，每次都把他

吓得不轻。即便是待在塔上，也免不了狂风

的攻击，若是遇到恶劣天气，雷雨交加，狂

风震得塔身摇摇晃晃。

柔软的月光铺在铁塔外，闪着锈红色的

光。这个瞭望塔投入使用已有 5年的寿命了，

常河在 3年前便登上这塔，见证了它银白的

外漆被风雨渐渐地侵蚀得锈迹斑斑，似乎常

河身体里的器件也被风雨渐渐磨损。

夜幕下的小兴安岭，因为有了常河的守

望，万物静谧地舒睡着，呼吸柔和恬静。

倘若是明朗的夜空，常河便趴在瞭望

台上，眺望着满月的月光，这月儿仿佛是通

往人间的一扇窗，常河的母亲在另一头为

他夜晚的工作点了盏灯。他努力回忆起母

亲的音容笑貌，一次次回想起往年除夕，大

家在餐桌上洋溢着笑容，心里总会泛起失

落感。常河的母亲桂兰在 20 岁那年，便把

自己献给了小兴安岭，在岗位上兢兢业业，

也正因此，每晚桂兰回到家时，孩子们都已

经熟睡，孩子们醒来时，自己却早已在赴岗

的路上。在常河 19 岁那年，桂兰因抢救林

场，被大火吞没，她离开时仅仅给常河留下

一套还未来得及洗的工作服。

常河在两年前仲夏的一个黄昏搜查林

场时，遇到了前来拍摄纪录片的女孩儿李

芳华，两人因情投意合开始相爱，一年前的

深秋，芳华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可把常河乐

坏了，逢人就说媳妇生了对龙凤胎，就连偶

尔停留在塔边休息的白鸽也不放过。

芳华与儿女出院后的第二天，常河便

驾车回老家打算把父亲常青接回家里，帮

芳华照顾孩子，陪陪孩子。

“河啊，回去后好好跟爸说，这么多年

的心结，终究要解开的呀。”芳华担心着。

“嗯……我会的……希望吧。”常河内

心忐忑不安。

5 年前的那场火灾，带走了常河的母

爱，也带走了父亲的一生挚爱，在那之后，

常青便一直留在老家，坚守着那份忠诚。当

父亲常青听到常河要继承母业的决定后大

发雷霆。

“只要我一天还活在这世上，我就不允

许你去，你是不是忘了你妈妈怎么走的！”

常青捂着胸口怒吼着。

“爸，你怎么这么犟啊！妈妈是那片林

子的哨兵，她倒下了，我就该继续承担起这

份责任，我知道这……”

“你闭嘴！这事由不得你，我已经失去

你妈妈了，不想再失去你，你要是敢去，今

后这个家和你不再有联系。”常青打断常

河，拍得桌子直发响。

常青是镇子里出了名的好父亲，对妻

子疼爱有加，对孩子们也是从不打骂，甚至

事事都顺着孩子们。可今天的父亲却把大

家都吓坏了。

“我心意已决，母亲未完成的事业，必

须由我来完成，对不起了爸爸。”常河毅然

转身离去。

常青倚着沙发，沉下脸来一言不发，心

里五味杂陈。

那天之后，常河与父亲的关系就渐行渐

远，他曾再次尝试用短信向父亲解释这么做

的缘由，可收到的只有一个感叹号——父亲

早已把他拉黑。即便是过年回家，父亲也一

直沉着脸，“赶紧吃完年夜饭就走，我不想

再看到你。”但每次常河离家前，总是会收

到姐姐常溪给的红包。

“别把爸的话放在心上，气话罢了，爸

这边你别担心，我们会照顾好他的，你放心

工作。”常溪安慰道，递给常河一沓钱，“这是

爸悄悄托我交给你的，还不让我和你说。”

“嗯！跟爸说，我……我一直爱着他。”

常河忍着泪水离去。

虽然距离与父亲发生争吵已经过去了 5
年，常河在路上仍然心神不定，但他内心已经

坚定，这次一定要解开这捆绑多年的心结。

回到老家，常溪出来迎接。

“来了，芳华这么久没见又变好看了哩！”

“爸呢？”常河卸下年货。

“在书房里呢，快进来吧！年夜饭也快

好了。”

常河牵着芳华，内心忐忑不安地走进

书房，常青正批改着学生的作业。

“爸，我回来了。”

常青冷漠地把脸转过来，正准备说什

么，但看见了芳华后，又迎笑“芳华来了呀！

快进来坐。”

“爸，常河有事和您说，我就先不坐了，

我去厨房搭把手吧。”说完芳华便和常溪去

了厨房。

书房里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

“爸，有个好消息，芳华生了对龙凤

胎！”常河激动地说。

常青一直在批改的笔突然停住，面色

缓和了少许。

“所以，我和芳华都希望你能回去城里

住，这样你也可以陪陪孩子们，爸……你看

怎么样？”

常青抬起一直低着的头，看了眼常河，

“我同意回去，但是为了照顾芳华和孩子

们，而不是我原谅你了。”

那晚的烟火极度绚烂，点亮了漆黑的

天幕，就连年夜饭也不同往年，氛围欢快，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意。常河比任何

人都高兴，他内心知道，虽然还未得到父亲

谅解，但起码父亲已经愿意再次走进自己

的生活。

又一年暖春，晨曦渐渐晕染开山间的

薄雾，知更鸟滑行在云间啼鸣，和煦的春风

衔来春意停留在小兴安岭，漫山遍野的暖

意盛开在常河的心底里。

他像往常一样，做好换班的准备，整理

好资料，来到瞭望台，望着那快溢出眼角的

绿，望着远处被春风泛起微波的桃源湖，他

幻想着今年春节领着孩子们和父亲在湖边

漫步的情景，满脸笑意。

突然，常河眼前一黑，摔倒在了瞭望台

边……

手术室的灯牌灭了，医生走了出来，

“谁是病人的家属，麻烦过来一下。”

“是这样的。”医生拿出一份检测报告

递给芳华，“病人情况不太乐观，估计是因

为长期的饮食不规律以及过度疲劳导致的

胃癌，目前……”

“什么！胃癌？”芳华再也控制不住情

绪，内心撕扯般的疼痛。

老杨也一下子怔住了，“医……医生这

不可能吧，是不是结果错了啊！”他不敢相

信眼前的一切。

“家属们，你们先冷静一下，很抱歉，结

果并没有错。你们先别担心，还是有机会

的，只要病人肯接受化疗。”

芳华眼前一片模糊，耳边也在嗡嗡作响。

……

病床上的常河，被化疗折磨得极度憔

悴，细细碎碎的阳光洒落在一旁芳华的发

梢间，隐约可以看见几根银丝。

常河抱着两个孩子，笑意挂满极度消

瘦的脸颊，“小宝贝，叫爸爸，爸……爸！”两

个孩子看了看常河，咯咯地笑着，牙牙学语

“爸……爸。”

芳华见状，背过身去，偷偷抹了抹眼

泪。

一个明朗的夜晚，月光透过百叶窗，落

在常河的手里，病房的门开了，是常青，颤

颤巍巍地走进来。

“爸，你来了。”常河艰难地坐起来。

常青坐下来，眼里不再是以往的锐利，湿

湿的。“孩子呀，你怎么这么傻，一个人在外也

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说着常青眼眶打滚

的泪水还是流了下来，“孩子你要坚强啊！一切

都会过去的，都怪爸，你说我犟什么啊！但凡我

对你再多一点关心，也不至于……”

常河一把抱住常青，父亲滚烫的泪水

洒落在他的肩上，“爸，这不怪你，对不起，

我不能给你尽孝了，对不起……”

子夜，父亲在他的怀里安稳地睡着了，

他抱着父亲，就像小时候父亲哄着他睡一

样，轻轻地唱着童谣，他看向窗外，月亮正

挂在夜幕上，那样地素白。

……

半年后，常河还是没能战胜癌症，离开

了人世，常青坐在常河的墓边，“孩子呀！累了

吧，放心去找妈妈吧，小兴安岭呀，在你和妈

妈的守护下，万物都恬静地生活着哩……”

那一刻，常青的泪水如泉水般涌出。

老杨登上瞭望塔，整理着常河的物件，

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又井井有条地记录着每

一天的小兴安岭。笔记本里突然掉出一张

还未来得及寄回家去的明信片，上面写着

一首常河写的诗：

月儿啊遥远彼端的

一扇窗

那头儿的人啊

透过它为这头儿

沉浮于人间烟火的亲人

点了盏灯

老杨往窗外看了看，漆黑的夜幕上，有

颗星星在闪烁着。

铁塔上，有颗星星（小说）

杨海波（25岁）

在大理，洱海边的月亮静默如

谜。

下关风吹向古城时，暮色晕染

天空，云朵如花般在洱海蓝的辽阔

中绽放。尚未消逝的阳光流连云层

中，放射出金灿的光芒，如我曾经

的内心的锋芒，数次朝向自己。时

间过去很多年，我坐在寂静中仰

望，仿佛所有的无处安放都可以在

此间找到归宿。

月光清幽，流淌在天上人间，

这是深情而又清醒的回眸。不知不

觉，夜色从身旁坐下来。手中的信

纸被冷风吹得褶皱，我还是没有忘

记，路灯下的身影渐行渐远，他们

都是路过我的陌生人，再也没有人

能走进我心里。如水的月光在心中

回旋，看着此时的古城万家灯火，

曾陪我坐在这里畅谈的好友已奔忙

于生活，孤独一如南方高原冬天落

在深夜的雪，我在雪地里连自己的

影子也找不到。犹记得，木心先生

的诗歌 《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

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

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

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

了。” 那时，我们反复念着，也感

慨人生难得一知己，月光静静地流

淌在心中，什么也不如当下值得。

大二以后，我们总喜欢坐在傍

晚看太阳沉落，月亮出来。在大

理，这并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随

处都是可见的优美的自然风光，有

时候我仿佛也是其中的一阵风或一

朵云，悄悄路过人间时，刚好留恋

了一会儿。云层随时间越远越薄，

像我们渐变陌生的过程，或许有一

天都记不起彼此的名字了，这或许

也只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却让

我难以忍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我无心于当下的生活，耽于过

去的回忆。深知，“珍惜”一词在心

中的重量终究抵不过时间的流逝，

错过了太多，我像个执迷不悟的孩

子，抱着想念哭着跑了很远。

雨季的月亮，若即若离。那时，

我们作了最后的告别。晚风吹过落

叶，恍若我们在各自反向远行。我们

坐在一教前面的石梯上，等待月亮出

来，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坐了

很久，也没有说一句话，心中却有默

契般一开口就说出了同样的话。其

实，心中千言万语。我们之间的距离

就好像隔着月光，初见时的沉默与生

涩，分别时的不舍与决绝，我们也不

是彼此的影子，只是刚好遇见，而她

比我清醒，比我更真实地活在人间，

比我懂得“珍惜”的意义。她曾陪我

在同样的地方坐了很久，我曾如躁郁

的野兽般不安，时间终于到了分别的

时候，可我们却觉得初遇时的场景就

在眼前。

不等到深夜，月亮缓缓坠入洱

海，我似乎看到了湖底无数次在梦中

出现的金月亮。浪花拍打心扉，左心

房装着想念，右心房装着遗忘，都有

血液跳动的声音。她悄悄放入我口袋

里的信被包装得那样精美，宛如她对

我的真诚和友爱，很珍贵。深夜醒

来，雨下得急切，风刮得猛烈，我打

算晨起的时候就把这封信寄给未来，

让阳光与雪山都可以看见我们曾经来

过。往后的夜晚，我会一个人守着洱

海月的密语。

洱海月下
（散文）

甘柳（24岁）

这是江南六月的夜，清朗的月高高

挂在黛黑色的天空。镇上家家户户都亮

起了橘红色的灯，那灯光如萤火般微弱，

这儿密那儿稀，朦朦胧胧。这里的灯光没

有大城市炫彩霓虹灯的五颜六色，光彩

夺目，它们简简单单，爽爽朗朗，清清白

白，一如生活在这儿的人们。吃饭穿衣，

养家糊口，别的无有。这里夜并不安静，

那鸣蝉在暗处的高树上嘶吼，大声喧哗，

那蛙声在田野里起伏阵阵，搅动着空气

中骚动的热气流。谁家屋前小广场放着

动感的流行曲，妇女们扭着身体，和着旋

律；有的老人坐在屋檐下，穿着肥裤大

衫，时而摇动手中的蒲扇，你一言我一

语，聊得眉飞色舞，笑声阵阵；还有那娴

熟的颠锅声，那锅与大铁勺的碰撞声清

脆悦耳，底下的焰火，张着大口，散出热，

发出光，映红了小贩那忙碌与沧桑的脸

庞，汗不住地往下坠，手不停地翻动，蒸

笼的热气不断升腾，氤氲着温暖的味道。

其根照常下了晚自习，拖着经历一

天学习的疲沓躯体，穿过兜兜转转的巷

子。刚从闷热的教室中出来，他有点烦

躁，浑身黏黏湿湿，一股汗臭味，尤其是

感觉有千万只毛虫在头皮上密密麻麻地

蠕动，头发缝里又湿又热，感觉有一团热

气在头上挥之不去。终于到家了，奶奶躺

在躺椅上，摇着蒲扇，听见其根的脚步

声，立马摸黑冲到门口给他开门，打亮了

自己随身携带的小电灯，门开后，其根便

双手举高，一翻，把短袖给脱掉了，灌了

好几杯水进肚子，有点疑惑，问：“奶奶，

今天的水怎么有股腥味啊！不太好喝！”

奶奶边拿其根洗澡要换的衣服边

说：“你小子，嘴真刁，一点味道都能试出

来，哼哼，这是我在这条街上头的压水井

里打的，我明天再找几个大的塑料瓶子

去打上几瓶，省得我还得用煤气去烧水，

不知道要烧多少钱！”其根忙接着反驳：

“别啊！这镇上的水不像咱家的，那是被

污染的水，是喝不得的！”奶奶急了：“你

懂什么，那么多人都从那里打水，也没见

谁吃出什么毛病来啊！就你话多，读书读

得越来越娇生惯养了啊！”其根不说话

了，拿过衣物，提着后阳台上晒的水进卫

生间洗澡了，这水弄到身上冰凉冰凉的。

时间慢慢走过，四周也渐静了，其根

洗完澡后感觉一天的燥热也洗得差不多

了，走过后阳台感觉风也是凉爽的。那小

窗还亮着橘黄的灯光，十分微弱，他知

道，那是奶奶为他留的。他凑过那窗，看

见奶奶还坐在床上，勾着头，两眼微闭似

睡非睡，不时还有微微打呼声。不知为

何，其根发现奶奶的白发在此刻是那么

显眼，如雪如霜，脸色也十分憔悴，那皱

纹布满了额头、眼角，脸庞……还有那粗

糙的老手起了多少茧子，厚实的指甲藏

了多少泥垢？其根的眼眶有点红、湿湿

的，嘴里感觉有股涩味，就像小时候嚼的

那些野草梗子的味道。

这时奶奶突然惊醒，见其根还没回

房间，扯起了她的嗓子大喊：“根崽，你在

做什么啊？洗个澡洗了这么久！以后在人

家手下干活，这样是没有饭吃的！”其根

在窗前以寻常的口气回应：“哎，你真啰

唆，我这不是洗完了吗？”

说着便进屋了，刚准备躺下睡觉，奶

奶便下床，神秘兮兮又有一丝得意地说：

“你先莫忙睡觉，我有样东西给你！”说着

便从墙面的挂钩上取下一个袋子来送到

其根手里，“这是楼下的老板娘子卖剩下

的发糕，晚上纳凉时她就每人分了几块，

我拿在手上没吃，想着留给你吃，你下课

估计也饿了，快把它吃了吧！”其根接过发

糕便拈了一块送到奶奶嘴边说：“你也吃

一块吧！快！把它吃了！”奶奶把嘴撇到一

边：“你自己吃，我血糖高，不能吃甜的，别

磨磨蹭蹭了，吃完赶紧把灯关了，灯照了

这么久，不知道要交多少电费了。”

其根放弃了，自己吃了起来，甜甜的，

有股大米的清香，嚼在嘴里软软的很有嚼

劲。奶奶微笑着看着其根吃发糕，调侃道：

“你看我对你这么好，你以后要是考上了

大学坐办公室，一定要寄钱给我用，买吃

的给我，要是不给，我可是要向你讨的！”

其根故意反向应和着：“我就是不寄钱给

你，而且还不回家，你敢坐火车找我吗？你

可是一辈子都没坐过火车，还是坐汽车都

会吐的人哦！”奶奶假装生气说：“哼，我有

一张嘴，到时候我见人就说我养了一个白

眼狼孙子，说你怎样没良心，你就会被村

里人骂得狗血淋头！”说完，奶奶已经躺床

上了。其根狼吞虎咽吃完那两块发糕后也

躺下了，听到奶奶嘴里还在嘀咕着：“这次

我们欠了老板娘子一个人情，吃了人家的

不能不还，下次回家，我要摘几斤辣椒、黄

瓜、茄子给她，再掐几斤仙草给她，让她做

做仙草豆腐吃吃……”

房间里的灯熄了，只剩细微的呼吸

声、床板的咯吱声、老鼠的吱吱声……又

一个夜晚过去了，其根也不知道这样的

夜晚还要过多少个，还有多少个。

不知这样的
夜晚还有多少（小说）

李子麦（23岁）

“今晚的月色真美”，这是夏目漱石关

于夜晚的想象力。

很多时候，随着暮色四合，黑暗慢慢

降临，我都能感觉到身体里一些隐秘的神

经在悄悄苏醒。光和热给了人类最初的感

动和信仰，但在夜里，对黑暗和未知的恐

惧刺激着感官，带来的是更加丰富有层次

的感受。在无数个独处或同行的晚上，光

影交错，微风拂动间，可以安静地等待一

两个美妙的走神时刻到来。夜色描粗原本

孱弱缥缈的灵感，留给以后成为待挖掘的

宝藏。

来，和我一起，走进这良夜。

最容易调动的回忆，总要有些突出的

特点。

比如，新鲜浓烈的汗味儿。

夏天，小区花园，轮滑鞋，酸奶冰棍

儿……小时候的晚上是属于楼下的。傍晚

时分，除了此起彼伏的“回家吃饭了”，

还有更加尖利的催促，“你咋还没吃完，

快下楼玩啊！”七八个小孩儿凑到一块，

现在想想真的记不起来有什么游戏可以持

续三四个小时也不厌烦了。一直到最后大

家都乏了，才围坐在花坛旁的台阶上休

息。那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去，但是夏天

的晚上总有一种神奇的透明感，小伙伴们

的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可以看到

每个人身上蒸腾出来的水汽。一支酸奶冰

棍的包装纸被撕开，雪糕上的细碎冰碴闪

着亮晶晶的光。

随着包装纸爆出一小股冷风，包围圈

开始缩小，冰棍儿的奶香在一群汗津津的

小脑袋前传递。每个人最后都含着一大口

狂吸冷气，谁也舍不得小口吃，怕没有第

二轮的机会。衣服脏不脏是没有概念的，

歇着歇着就慢慢趴到了地上，可以听见花

坛里蟋蟀规律的叫声。后来小伙伴们一个

一个被提回家，我也被发小拉起来，他额

角总会有一颗在夜色里时隐时现的汗珠，

是值得被记住的可爱。

陌生的夜晚，也足够迷人。

高考结束后和闺蜜的毕业旅行是下江

南。在周庄，惊异地发现水墨画一样变化

浓淡的夜色。入夜后，因为悬挂了许多灯

笼，景物的轮廓反而具体了起来。我们在

里面逛啊逛，欣喜地遇见之前从未想象到

的真正的水乡景致，但最后竟然迷了路。

古镇秀丽小巧，但内里街巷环绕错杂，彼

此相通，我们绕来绕去，不停地回到原点

又不停地发现陌生的小路。那晚一直在下

小雨，江南的清甜在客栈传出的小调里荡

啊荡，但我们其实越来越焦灼。我记得很

清楚，我们举着伞，随着逐渐稀疏的人流

走，突然闻到一股热腾腾的桂花香气，是

街角的糕团铺蒸好了最后一屉桂花糕。我

俩自暴自弃，决定去买点先填饱肚子。就

在等婆婆秤糕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转角

后面是一条小吃街，通着一个牌坊，是小

镇的一个出口。我们俩捧着热乎乎的糕，

兴高采烈地走回旅店。但进了房间，反倒

有点失落，迷失在烟雨江南，是小说里才

会出现的情节啊，怎么亲身经历的时候，

倒是一点也没有从容的诗意了。

后来，感受过京城两三点的蛰伏寂

静，三亚黎明的潮湿海风，才渐渐领会

到陌生地的夜晚体验是多么有趣。只可

惜，大多他乡的夜晚都交给旅馆了。在

秦皇岛玩的那一次，坐公交车回住处，

远处灯火明灭，有一种生活在此的错

觉。对身边的旅伴产生一种家人般的熟

稔。刘庄下车，周围人潮攒动，小吃街翻

炒葱蒜，滋滋青烟，人间烟火气，让短暂

的停留质感淋漓。

还有一些晚上，是属于妈妈的。

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因为学习压力太

大了吧，所以身体经常出一些小毛病，那

个时候就只能硬着头皮跟老师请假。其实

这些病假里，多多少少有些水分，有多少

是因为身体，有多少是心理扛不下去，我

自己都分不清了。估计妈妈也能看出我的

小心思，但是也总是不轻不重地提醒我一

句，在不过分的情况下，把我接回家，为

我充充电。请假回家一般是要在晚自习第

二节课下课后才可以走。学校里冷冷清

清，泛着一股印刷油墨试卷的味道。校门

口门卫室前的灯光里，远远的一个小小的

人影，那就是在等我的妈妈。

我朝她走去，总是产生一种“天地同

我一起涌动”的错觉，她站在略显惨然的

白光里，是我最后可以奔赴的堡垒。在温

暖的车里慢慢回神，感受着她因为在晚上

更加小心翼翼的开车技能。头晕乎乎的，

偏向窗外，却能准确地捕捉住她每一个细

微的温和神色。夜色如水，是了，这夜色

化在她的眼神里，也可能是她的眼神一点

点把空气调得柔情。回到市区，过崇文

街，人群熙攘，车速放慢，长长的车队像

蛰伏在深海里的鱼类，亮着各自明暗交错

的光。

那些时刻，依赖感像潮水一样慢慢泛

上来，我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事情了。今天

政治课没有背过的大题，数学就是搞不懂

的函数，班主任意味深长的眼神，模拟考

成绩单上硬戳戳的数字……高三的每一天

都是这样敏感而艰辛，但是就在此时此

刻，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身

旁的那个女人，可以是我信仰的一部分。

在那些莫名其妙的请病假夜晚里，那

些被班主任定性为逃避现实的夜晚里，那

些我本来是用来欺骗自己的夜晚里，妈妈

用她的宽容，教会我什么叫温馨。

我大概会永远铭记这些夜晚时刻。“黄

昏后”，一个多么浪漫的时辰，当来自大自

然的暗，悄悄压迫过来的时候，心中的亮

陡然升起。夜晚从不愿藏污纳垢，因为它

自己面对黑暗已经足够疲惫了，但夜晚充

满善意，他是如此纯良温厚，为所有的温

情化作黑乎乎的背景，让那点暖，释放得

淋漓尽致。

之前看有人说，夜晚真好，每个人都

可以拥有十分钟的小型崩溃。

也许，那场小型崩溃，是向你递出邀

请函：

来，走进这良夜。

走进这良夜（随笔）

夜
晚
的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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